
谁也难以说清楚，究竟
一、无法无天的人群

自何年何月何日起，大千世

界的三百六十行中增加了这

样一种特殊的行当，人们一

般名之曰“土匪”。对于土

匪的叫法，不同地域又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地方特色，如东北

管土匪叫“胡子”、“胡匪 “、响马”，四川等地叫“棒子

手”，豫陕地区称“刀客”，如此等等。

提起“土匪”二字，会使人心目中油然浮现出一幅恐怖

的画面 手持刀枪棍棒的不法匪徒公然冲杀驰骋，劫掠财

物，伤人性命，强暴妇女，焚毁民房。受害者呼天不应，叫

地不灵。

这幅画面反映了人们对土匪行当的传统认识与理解。可

第一章

蒺藜生在荒野上

关于什么是土匪

第 1 页



见土匪不是什么好职业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土匪不过是无法

无天的人群而已。

或许会有凡事爱较真的人发问“：匪”字究竟咋讲“？土

匪”何以称为“土匪”？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耐心地读读

下面的考证文字。

据有关专家考证，起码在汉以前，“匪”还只是一个与

“非”意义相通的否定词。《说文解字》里讲“，匪”指一种

盛放东西的器物，这更与强盗风马牛不相及。唐代有了“忠

义传”，出现了“歹人”、“不义之人”、“非人之为的小

子”等说法，但尚未赋予“匪”字以“抢掠”、“强盗”的

含义。直到元、明之际，人们才逐渐在“匪”“非”相通的

意义上使“匪”具有了特定的含义，并且有了“匪人”的说

法。李朝威《柳毅传》有“不幸见辱于匪人”这句话，其中

的“匪人”即指行为不正当的人。按字义讲，“匪”、“非”

相通，“匪人”即“非人”之谓，意思是说其行为举止非常

人所敢为也。时至清代，现代意义上的“匪 的概念才最终

明确。“匪”字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史籍、方志之中，诸如

“金匪”、“烟匪”、“匪 逆”、“马匪”等字眼不一而 足，

凡是结伙抢窃、打家劫舍、对抗官府的人，都被称为“非人

之人”的“匪”。现今的《辞海》则毫不含糊地把“匪”解

释为：“强盗，为非作歹、危害人民的人。”

有了“匪”这一明确概念还嫌不够，前面又加了个

“土”字，这是何故？民俗学专家曹保明先生解释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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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各行各业均有活不下去的人而为‘匪’，种地的农民

更是苦不堪言，他们揭竿而起，便因他们是种地的，而被称

为‘土匪’。”窃以为“土匪”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，包括

各个行业占山为贼、落草为寇的强盗，而非专指误入匪行的

农民弟兄。湖匪、山贼、海盗、烟匪、盐枭、金匪等等都可

以笼而统之地称作土匪。“土匪”之所以要冠以“土”字，

是为了揭示“匪”这一社会群体的地方性特征。“土”字除

了土壤、泥土的意思外，还有“本地的”、“地方性的”这

层含义。“土匪”二字的意思是说，这帮穷哥儿们土里巴几

的，只不过仗着刀枪棍棒在地方上敲打敲打，抢口饭吃而

已，成不了大气候。故而一般辞书里讲到“土匪”这条时都

解释为“地方上的武装匪徒”。“土匪”一词自产生那天起

便包含着朝廷、官府和圣人君子们对土匪这群不法之徒的贬

斥与蔑视。

东北地方对“土匪”又称“胡子”、“红胡子”、“响

马”等，说起来颇有些趣味。关于这些叫法的来历，众说纷

纭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说“胡子”之称起于明代。当时汉人即

称东北夷族为“胡儿”。胡人往往越界掳掠汉人，见之则曰

“胡子”。“胡子”犹如“胡儿”，后来便沿称强盗为胡

子。有人说盗匪们在抢劫时心虚，唯恐被别人认出，便常常

戴面具挂红胡须，以遮掩面目，故盗匪又称“红胡子”。有

的说，当初强盗们尚无现代化洋枪利炮，多使用土枪，枪口

有塞防弹药漏出，塞上均系有一绺红绒作装饰，射击的时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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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塞取下衔于口内，远远望去与红色胡须无异，故称。有的

说之所以称红胡子是因为盗匪们行劫时多戴有假红须以恐吓

被劫掠的人。还有的说，俄国的罪犯多被流放到中俄边界，

往往越界勾结中国盗匪，形成国际土匪联盟，共同劫杀掳

掠，而俄国佬天生的胡须茂密并且呈红色，所以久而久之让

中国土匪沾光，落得个“红胡子”的美称。此外有种更离奇

的说法：从前，当盗匪们未曾鸟枪换炮的时候，常常藏身于

高处，用笨拙的“大抬杆”老枪向不幸的客商射击。当俯首

向下瞄准时，为了不让枪药漏泄出来，好汉们情急生智，便

豪爽地向裆处掏一把，抓些“毛”、“胡”作堵塞之用。由

此挣了个“胡子”的雅号。

至于“响马”的叫法，一般认为强盗在抢劫时先放响箭

而得名，意在告诉可怜的被劫掠者，“明人不做暗事，好汉

不放冷箭，某家来也”。可以想见，对方听到恐怖的“响

箭”，早已惊吓得成了一摊软泥，任其拿捏。“响马”，当

为“响马贼”的简称，表明与一般马贼的不同之处在于光明

正大，放响箭。

“胡子”“、响马”，再怎么叫还是“土匪”。

外国也有土匪。欧洲的侠盗，被称为“社会土匪”的罗

宾汉，并不比国产的梁山泊英雄们逊色。因此便有不少关心

土匪问题的老外在那里兢兢业业地研究、论证 他们研究外

国土匪，也研究咱们中国的土匪。关于“土匪是什么东西

这个问题，英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在其著作《土匪》这本书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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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：“从法律上说，任何一群以暴力从事抢掠和袭击活动的

人就是土匪。从那些在城区街道拐角处抢劫钱财者，到有

组织的、尚未被官方认定的起义者和游击队员，均属此

列。”另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土匪专家贝思飞说，真正的

土匪是“越出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不反对制度”的人。

参照老外们的意见，中国研究土匪的专家们结合本国国

情，逐条揭示了土匪的本质特征。他们认为，“土匪”就是

这样一群人： 他们来自农业社会，是农村社会周期性

饥馑和严重的天灾、战争等的直接产物，为了不被饿死，

他们结伙武装起来，为所欲为； 他们的存在和活动不

为国家的法律所允许； 他们的行为虽然是对现实的抗

议，在客观上具有反社会性，但他们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

他们脱离生产，暴力抢劫和勒赎是他们生活的主的；

要来源。概括起来，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

无明确政治目的，并以抢劫、勒赎为生的人。

瞧瞧，中国的、外国的专家都指出来了，土匪们打砸

抢掠，直接乱了官府的法纪，处在与国家、社会相对抗的

地位；但是另一方面，这种反抗又是本能的、低水平的，

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目标，所求的不过是

通过杀人放火抢掠钱财填饱肚皮，顶多也就是幻想到所反

抗的那个世界里升官发财，如此而已。所以，土匪之被人

称为“土匪”，一点也不抱屈。土匪也就是这样一个无法

无天也注定没啥出息的人群。

第 5 页



在任何时代，土匪都是
二、蒺藜生在荒野上

被主流社会所歧视、所憎恶

的行当，即便是那些已经沦

入匪行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担

当了多么光彩的角色。只要

有任何其他足以维持生计的手段，多数人不会轻易加入匪

帮。常言道“逼上梁山”。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者往往是迫

不得已而为之。灾荒、战乱、政治腐败造成的混乱社会背景

是逼使人们聚而为匪的主要原因。

世世代代在黄土地里刨食吃的农民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主

体。他们本来就饱受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，微

薄的收成仅止维持一家老小不被饿死罢了。但是，封建社会

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使土地关系畸形发展，土地越来越集中

在极少数人手中，造成“富逾千顷，贫无立锥”的贫富悬殊

现象。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被从小块耕地上排挤出来。一旦脱

离了作为生存依靠的土地，人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和没有根

基的浮萍，不得不四处游离漂泊，弱者行乞为生， 强者流为

盗匪。

这已经够糟糕的了，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烽火战乱就更使

旱灾、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水灾、虫灾，都可能导致大幅

度减产甚至颗粒无收，立即把人们推向死亡的边缘。地主照

人们负担沉重，旧催租逼债，官僚依然收捐取税 苦不堪

言，觉得忍气吞声地挨饿只能是死路一条，聚而为盗强取豪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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夺与官府对抗或许能九死留得一生。战乱频繁时期，人们更

容易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流落他乡，不少人由于这样

那样的原因便加入匪帮，干起打家劫舍的行当。

如果谁有兴趣研究一下中国土匪的历史，便会发现这样

一条明显的规律：盗匪猖獗、群雄纷起的局面，往往是与政

治黑暗、连年战乱及严重的自然灾害相伴随的。

跖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盗匪，算得上是中国土匪的鼻祖

了。他曾率九千之众的匪徒横扫天下，冲击诸侯各国。每到

一处便疯狂地破门入室，劫掠财物，牵走牛马，掳取妇女，

杀生放火，嚼食人肝。各诸侯国抵挡不 的凶悍匪帮。每住跖

当跖打来，大国国军尚能稍事防御，小国的军队则只有躲入

城堡当缩头乌龟的份儿了。老百姓屡遭跖匪篦来梳去的洗劫

之苦，纷纷背井离乡，受苦受难又去何处诉说。或许就有不

少人干脆投奔了跖呢。跖匪帮如此猖獗，自然与当时的社会

背景分不开。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连绵不断的征战挞伐，

使百姓饱经战祸，民不聊生，难免会有跖那样富有反抗精神

的不法之徒铤而走险，啸聚为匪。而被战乱驱离土地的农民

之徒提供了充足的匪源。匪势盛则为跖 极一时也就不足为怪

了 。

更典型的例子是明朝末年。这也是一个盗匪蜂起的时

期。并且该时期的盗匪活动为随后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准

备了基础。追究明末盗匪蜂起的根源，不外乎两点，一曰政

治黑暗，社会机构和农村经济已日趋腐化没落，二曰自然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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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带来的饥荒。

有人说过：“历史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政治没落了，土

匪便蠢蠢欲动。”晚明社会的状况是对这句话的绝好注释。

）两神宗（ ）和熹宗（ 朝，政治即已

开始腐败。神宗怠政是晚明政治败坏的根源。从万历十年

）起，这位帝王深居简出，与外庭隔绝，竟至于几十

年不上朝听政，政治全陷于停顿腐败。神宗老先生偏偏又是

个贪财好货的家伙，带头养成了官场贪污的风气。中央大

员、地方官吏莫不以财货为进身的阶梯，士大夫公然请托不

以为耻。到了熹宗时，重用阉党魏忠贤等人。吏部尚书周应

秋，每逢派官放吏即按官阶大小索价，日进白银万两，人称

“周日万”。州官、县官都是花钱买来的，到任后无不加倍

搜刮民脂民膏以为补偿。衙门里的小官小吏也纷纷藉着职权

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皇室宗藩的挥霍浪额外勒索 费，造成严

重的财政困难。收入日渐不敷支出，历朝积蓄为之一空。而

政府和宫庭的开支却并不减少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，只有继

续加重搜刮。万历二十四年，政府派大批矿监、税使到各处

四十六年，又普加全国田赋。天启年间又增加采矿征税 关

税和监税。赋税繁重，民力不给，而政府收入反有缩减的趋

势。直至覆亡，大明也未能渡过财政的难关

纵观晚明社会情形，缙绅豪右在社会上占着绝对的优

势。他们或是谢任的乡官，或是勋臣世宦的子弟，或是中了

科举的进士、举人、贡生等等，居住乡间，把握着地方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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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权，又操纵着地方的政治权，横虐乡里，劫夺乡民，鱼肉

佃户，上下隐瞒，使小民受了天大的委屈亦无处控诉。构成

社会主要成分的农民，在土地方面受着侵占和兼并的影响，

拥有的产业微乎其微，而在赋税方面却承受着最沉重的负

担。丰收的年份尚能勉强自给，一遇灾荒则免不了受冻挨

饿，只好向富人借贷，忍受高利贷盘剥。耕种贵族“庄田”

的佃户，在管庄旗校的逼迫勒索之下受着超经济的剥削，痛

，他们往苦自不堪言。即便是普通的佃户负担也是很重的 往

要向地主缴纳高额私租。为逃避税役或避免巨室豪右的侵剥，

许多人投身于缙绅士宦之门做奴仆。也有在灾荒之年为衣食

所迫鬻妻卖子沦为奴仆的。这些奴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。他们

受尽主人的虐待，负担过重的劳役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

上述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，即

土地兼并问题和赋税的繁重、不均。明朝皇帝有个毛病，动

辄拿大片的土地赏赐给勋戚大臣，美其名曰“庄田”。庄田

的来源，起初是刮取无主的田或无税的田，叫做“荒田”、

“闲田”。后来荒田、闲田不够用时，常常因此侵夺平民的

田产。因此，庄田面积的扩大，意味着民田面积的缩小。除

民田。了庄田，豪右贵戚也仗势强取豪夺 有的农民为了凭藉

豪右的保护避免徭役，竟然自投罗网，每每把自己的田产寄

于豪右名下，从此再也要不回来。此外，还有的缙绅豪右依

经济优势兼并穷人的耕地。凡此种种，致使土地集中现象日

趋严重。万历年间，南直隶有个大地主占田七万亩；陕西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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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有个大地主占田万亩，雇佣农工数百人；浙江奉化全县的

田赋是二万两银子，而乡关戴澳一家就占去一半，所占田产

之多由此可知。土地的日益集中，意味着失去生活依托的人

数在不断增加，他们正在贫困的深渊里滑得更深。

沉重的赋税是晚明社会的另一个严重问题。明朝末年，

为了抵御外患，军费浩繁，国库收入不敷支出，只好加派田

）至天启七年（赋。从万历四十七年（ ，短短九

年间加派总数达银三千九百多万两之巨。并且，所谓“加

派”只按田亩数量计算，土地的饶瘠不分等级，省份的穷富

不作区别，各省以前负担轻重问题亦不加考虑，致使赋税负

担分布不均，许多地方感受到加派偏重的痛苦。陕西、湖北

等地域界广阔，但是土地贫瘠，徒具多地之名，可怜地多反

。为税累

加派之外，特权阶层又以“优免”、“包揽”、“分

洒”、“诡奇”等名目巧避赋税。各县的夫役差徭都是有定

额的，田连阡陌的豪绅贵族们避掉的赋税，必然转嫁到少地

或根本就无地的平头百姓的身上。

“屋漏偏遭连阴雨，船破又遇顶头风。”在忍受着上述

苦难的同时，陕西民众又接连遭受了罕见的天灾。尤其是在

末代皇帝崇祯当政的时候，没有一年是风调雨顺的。就从崇

祯元年（ ）说起吧。四月至七月，本是农作物的生长

期，要求雨水充足，却没有落一滴雨。八月的时候偏又淫雨

连绵，天寒早霜，未曾成熟的禾苗冻死殆尽。灾荒的中心在

第 10 页



陕北，其区域南至洛河流域的白水蒲城和渭水流域的泾阳。

第二年继续发生旱灾，陕北延安、安塞等地仍是灾情惨重的

中心，人们无以为食，八九月间采食山间蓬草。十月以后剥

食树皮。树皮吃光了只好到山中掘取名为“青叶”的石块填

肚皮。这种石块“少食辄饱，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”。死

者枕藉，臭气熏天。安塞等县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。崇

祯三、四两年，灾区继续扩大。第六年，更有旱、蝗、霜三

灾并至，造成了全省范围内百年不遇的大饥荒。韩城县十分

之九的人完全没有饭吃。得饱食的不过百分之一。连年灾

荒，使粮食的价格天天看涨，素无积蓄的贫苦百姓，哪能买

得起比平时价格高出数倍的粮食！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携妇将

雏逃离灾区迁徙他方，或者沦为盗匪从事抢劫。正如一位名

叫马懋才的官吏在奏疏中所说：“⋯⋯然则现在之民，止有

抱恨而逃，飘流异地，栖泊无依。恒产既无，怀资易尽，梦

断乡关之路，魂消沟壑之填，又安得不相率为盗者乎！”

明熹宗天启七年春，陕西渭河流域以北地方久旱不雨。

“农夫心内如汤煮”，政府却不问人们死活，照旧来催钱

粮。澄城县令张耀采为了功名，督扑酷急。在张县令的逼迫

下，老百姓烦闷、恼丧、焦急、失望，最终把无法排遣的愤

恨都集中在张耀采的身上。他们闯进城去找张算帐，可怜这

位父母官当场便做了难民们的棍下鬼。随后，这群穷哥们走

投无路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索性啸聚山林，干起了烧杀劫掠

的盗匪勾当。这好比在干燥已久的柴堆上扔了一把火，陕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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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的匪势迅速蔓延、燃烧起来。崇祯三年夏，兵科给事刘懋

描述了盗贼纷起的情形：“延庆偏处边方，自兵丁外，若军

余及闾左强有力者，俱惯骑射，居平飞矢走马，不事生业，

每每乘空行劫，所谓边贼也。至谷木、宜；洛诸豪悍巨族，

或抗粮不完，或挟仇格斗，往往招集亡命之徒，结党劫杀，

所谓土贼也。⋯⋯此因三载凶荒，小民之无知者，相率景

从，贼势滋大。”猖獗的盗匪活动自陕西发端后迅即蔓至山

西、河南、湖北等地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于乱世中崛起，利

用这种有利形势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，最终结束了

腐朽的明王朝。

笼统地讲，人们当土匪
三、土匪堆里都有啥货色

是逼上梁山的结果。土匪是

荒野上长出的蒺藜。只有逢

荒年乱世，饥民、溃兵们为

了不至饿死，在万般无奈的

情况下才铤而走险。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。具体到匪行里每

一个匪酋或者匪众，他们落草为寇又有着千差万别的原因，

抱有各不相同的目标，怀着各种各样的期待。事实上在土匪

这个特殊的群体中，容纳着从主流社会里逃避出来的光怪陆

离的角色。

就说那些“逼上梁山”的匪徒吧，虽说起因于官逼民反

的不乏其人，但出于其他方面原因被迫无奈加入匪行的也大

有人在。比如，有的因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被人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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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、追杀，在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之际，其最好的去处便是

加入匪帮。也有的是因为欠了一屁股债，或者赌博输得还不

起帐，逼急了索性上山为匪，一走了事。狗逼急了跳墙，人

逼急了就去当强盗，旧时代这是常有的事。更有由于极其偶

然的原因，阴错阳差弄假成真被逼入匪行的，也算逼上梁

山。民国时期东北匪首“双镖”上山的经过便颇具戏剧性。

双镖是双阳县板石桥子人，姓李，长得高高大大，煞是帅

气。大地主家庭，田地有一百多垧。十八岁那年，双镖到二

十里外双营子老徐家串门，跟徐家姑娘一见钟情，竟然胆大

包天，把人家的姑娘给领走了。老徐家一家人炸了窝一样到

处找人，最后在双营子双镖的一户亲戚家找到了。徐家怕女

儿继续败坏门风，忙不迭地给她找个主，嫁到外地去了。姑

娘死活要跟双镖，临走时秘密派人捎给双镖一封信：“铁树

千年要开花，妹子和哥是一家。铁石铁锤砸不断，哥和妹的

情疙瘩！”再说李家这边，老爷子大骂儿子不争气。年轻气

盛的双镖对家里人表态道：“我是非徐家姑娘不娶，你们要

不同意，俺就去当土匪！”说完就走出家门，在朋友家一玩

就是好几天。双镖本来是说着玩的，无非想吓唬吓唬老爷

子，没想家里人却当真了，一连几天不见儿子的影，以为他

真的当了胡子。当时区公所设捕盗营，并有明文规定，谁家

若有人在外当土匪，知情不报，全家按死罪论处。又急又怕

的李老头慑于“明文规定”的威力，急急忙忙跑到区公所报

了案：“我那该死的逆子当胡子去了。他从今不是我儿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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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由你们处理吧！”谁知第二天双镖竟哼着小调回村了。有

人一见他的面便吃惊地问道：“你小子还回来干啥？你爹以

为你去当土匪了，已经到区公所给你除名了！”双镖震惊之

余，心想假戏真作，木已成舟，如今也没别的路可走，索性

就当胡子吧。于是转身出村，投奔了“老二哥”的匪帮。因

双手会使枪，便得了绰号叫“双镖”。

在匪行里，有的人念念不忘的是报仇雪恨。无论是在古

代封建社会，还是在近、现代半封建社会，由于政治混乱，

吏制腐败，人们一旦遇有公仇私愤，或含冤受屈，很少有可

能通过官府的合理断案来解决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穷苦百姓

受了豪绅地主的坑害和侮辱，往往只能含着悲愤逆来顺受，

忍气吞声。但是其中也有咽不下这口气的，以为官府既然不

能申张正义，只有自己报仇雪耻。能够想到的主意就是加入

土匪队伍或者干脆自己拉杆子，依靠草莽英雄们的刀枪棍棒

一伸冤屈。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年轻时落草为寇的故事就属

于这种情况。马占山原籍河北丰润，因家贫逃难到东北，定

居于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。 岁时，马占

山为本镇姜葳子村大地主姜大牙家牧马。一次，一匹马不慎

走失，姜大牙硬说是马占山把马偷卖了。马占山当然不承

认。姜大牙恼羞成怒，让人把马占山绑送毛家城子镇警察分

局，勒令马家陪马。警察将马占山吊起来拷打逼供。但倔强

”的马占山一口咬定：“没偷就是没偷，打死我也是没偷

拷打无效，警察只好把马占山关了起来。后来马家将所种的

第 14 页



麦青全部卖掉，赔了姜大牙的马钱，事情才算了结。马占山

回到家不久，听说那匹走失的马自己跑回来了。但爱财贪货

的姜大牙矢口否认有这回事，怎么也不肯将马钱退回。赔了

马钱又挨了打的马占山对姜大牙恨得咬牙切齿，发誓报仇。

于是瞒着父亲和妻子，独身上了黑虎山，加入了一个在此落

草的数十人的匪帮。由于马占山精明强干，善于骑马射击，

加之为人豪爽义气，很快被举为该匪帮的头目。数月之后的

一天夜晚，马占山带着十几名匪徒突然闯进姜大牙的宅院。

姜家见势不妙，齐刷刷跪倒在地向马占山叩头求饶。马占山

让弟兄们狠狠痛打了姜大牙一顿，并警告他说：“今天不杀

死你，让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东西，认识认识老子们的厉

害！”出完气后，马占山和十几个 弟兄”又唿哨一声在黑

夜中遁去。

豫西匪首董世武也是为报仇而投身绿林的。董是洛宁下

峪镇砖峪村人，生于田约百亩的小康之家。清末民初，当地

盗匪蜂起。董父在赶集归途中被土匪冯老七绑架杀害，连尸

首都没找到。董母为防冯老七斩草除根，带着董世武到其舅

父家躲避，后迁至南禅寺塞，让董在那里念私塾。一天，塾

师给学生们讲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”的道理，使董内心受

到很大震动。次日董即离家出走，投奔孙金贵匪帮，后来成

为一个驾杆（豫西当地对匪酋的称呼）。有一次，几股土匪

在崇阳沟内碰杆（匪酋聚会），冯老七也是参加碰杆的杆头

之一。董世武瞅准这个机会，将冯老七绑架至下峪集市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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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目睽睽之下枭其首刃其腹，冯老七腹部刀口血如泉涌。董

世武就势伏在地上吮吸仇人的鲜血。围观者自然惊骇不已。

董当众叫牌子说：“我是砖峪董正学（正学是董的另一个名

字），冯老七是我杀父的仇人，这与别人无关，各位叔伯大

娘不要惊慌。”接着讲述了父亲被杀的经过。自此，董世武

杀仇吮血的故事在当地民间传播开来。

尤其是一些匪酋 整日做着升官土匪堆里也有人

发财的白日梦。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“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

拉下马”的草莽英雄。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到违法犯罪的

天地里碰运气，不少人就是把投身匪行当作跻至上层社会的

一条特殊途径。这多半是受了宋江领导的梁山好汉受招安封

官加爵的启发。但是，大多数做着升官梦的土匪终其一生也没

能碰碰乌纱翅，只有少数幸运的匪徒得以梦想成真。这方面的

情况以后将有专门章节加以叙述，此处暂且按下不表

有的人在土匪堆里混，不为当官也不图发财，只为活得

逍遥自在。民国时期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“当胡子，不

发愁，进了租界住高楼；吃大菜，住妓馆，花钱好似江水

流。枪就别在腰后头，真比神仙还自由。”这样的生活所具

有的巨大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。不少失业无业、游手好闲之

徒就是冲着这些才入了匪行的。结果他们发现，真正的土匪

生涯远非歌里唱得那样自在逍遥。只有极少数土匪头子才有

可能享受到这样的乐趣。民国时期湘西匪酋姚大榜便是这样

一个混世魔王。姚家祖祖辈辈二十四代为匪，专以抢劫为

第 16 页



生。姚大榜十多岁起即跟随父亲叔伯四处劫掠烧杀，前后为

匪六十多年。湘西晃县、芷江、麻阳一带的山林沟坎都留下

过他为匪作恶的踪迹。其杀人越货的经验之丰富、手段之毒

辣，莫不令人发指。因其匪资深厚，恶冠湘黔，当地的土匪

头子们多称他“榜老爷”，或尊他为“老前辈”，没有谁敢

直呼其名，唯恐冒犯获罪。湖南国民党军政当局试图招抚多

如牛毛的土匪，以期统一湘西。他们久闻姚大榜在当地土匪

中根深蒂固，遂多次派人前来请他出山“共商国事”，并以

官禄相诱，希望用这种办法影响、笼络其他各股土匪就范。

但是深得为匪之乐的姚大榜对当官一点也不感兴趣。“天高

皇帝远”，谁也管不着，为匪成性的姚大榜乐得在深山老林

里称王称霸，又能威镇地方，才不稀罕戴顶乌纱帽呢。这个

老土匪头子曾猖獗地公开扬言：“老子是江湖上的狼，绿林

里的虎，逍遥法外，自由自在，快活得很，榜老爷放个屁，

你县官州官，谁敢说一声是臭的？”

兵痞也是土匪堆经常含纳的一种角色。他们均系行武出

身，在军队里充过士卒或任过官职，后因部队溃败、哗变、

解散等原因，转而充当了土匪。这部分人因受过正规军事训

练，谙知战事，武器精良，所以较一般匪徒更为凶悍猖獗。

明朝末年便有溃兵纷纷为匪的记录：“无论是公开叛变，还

是个人私逃，他们家无恒产，脱离军队作何营生？逃到何处

去？陕北这个荒凉的边区，素多盗贼，他们多半是边军的化

身，不过历史上很少记载罢了。”这些人带甲鸣锣，跨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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